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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

左宗棠只睡得两个时辰，刚交子时便让老仆左贵推

醒了；告诉他说：“军机徐老爷有急信。”

说着，将左宗棠扶了起来；另有一仆擎着烛台，照

着他看信；信封上浓墨淋漓地写着：“飞递左爵相亲钧

启”；抽出信笺，上面只有八个字：“东朝上宾，请速入

宫。”原来这天军机章京换班，徐用仪值夜，所以消息来

得快。左宗棠遇到这种意外变故，最能沉得住气；下床

看到红烛，便指着说道：“明天得换白？”

“老爷”，左贵服伺左宗棠多年，称呼一直未改；他

怕自己听错了，侧耳问道：“换白蜡？”

“对了，这会别多问！传轿，我马上进宫。”

进宫时为丑正，乾清门未开，都在内务府朝房聚集，

左宗棠一看，近支亲贵有 亲王、醇亲王，惠亲王；御

前大臣有伯彦讷谟诂、奕匡力；军机大臣有宝均金、李

鸿藻、王文韶；此外便是六部尚书、“毓庆宫行走”的师

傅、南书房翰林。

国家大事，权在军机；军机领班的恭王不在，便该

左宗棠为首。他此刻才发觉自己的地特殊；初次当京官，

朝中典故，茫然莫晓。且又遇着这样意想不到的情况，

虽说他善能应变，亦有手足无措，尴尬万分之感。

正要开口动问，只见徐用仪疾趋而前，借挽扶的机

会，贴身说道：“听宝中堂的。”

争胜好强的左宗棠，到此亦不能不退让一步；与三

王略略招呼后，向宝均金拱拱手说：“我初遇大丧，军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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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司何事，都请佩翁主持。”

“这是责无旁贷的事。”

一语未毕，有人来报，乾清门开了。于是 王领头，

入乾清门先到“内奏事处”——章奏出纳，皆经此处；

照规矩帝后违和，脉案药方亦存内奏事处，王公大臣谁

都可以看的。药方一共五张，最后一张注明“酉刻”，是

左宗棠出宫以后请脉所开的，说是“六脉将脱，药不能

下。”“宾天是什么时候？” 王在问。

“戌时。”

戌时是晚上八点钟。左宗棠心里在想，接到徐用仪

的信是十一点钟；计算他得知消息不会早于十点钟，相

隔两个钟头；在这段辰光之中，不知道钟粹宫中是何境

况？

“大人！”徐用仪牵着他的袖子说：“请到南书房。”

宫中定制，凡有大丧，都以乾清门内西边的南书房

为“治丧办事处”。一到了那里，第一件事便是将官帽上

的顶戴与红缨子都摘下来；然后各自按爵位官阶大小，

找适当的座位坐下来。

“真是想不到的事！”醇王向宝均金问道：“得赶紧

把六爷追回来。”

“六爷”是指恭王，“已经派人去了。”宝均金答说：

“大概明天下午才能回来。”

“得找个人来问一问才好。” 王说道：“譬如有没

有遗言？”

“不会有的。”惠王接口：“中午的方子已经说‘神

识不清’；以后牙关都撬不开口，怎么能开口说话？”

王默然，举座不语；但每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：

到底是什么病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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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问什么病，实在没有病。”徐用仪左右看了一下，

下人都在廊上，客厅中除了胡雪岩的贴身跟班以外，别

无闲人，方始低声说：“是中了毒。”

此言一出，胡雪岩跟古应春互看了眼。原来胡雪岩

因为创设胡庆余堂药号，自然而然地对药性医道，都不

太外行；看了从内奏事处抄出来的五张药方，又打听了

慈安太后前一日御朝的情形，向古应春谈起，唯一可能

的死因是中毒。此刻是证实了，只不知如何中的毒。

“毒是下在点心里头的。”徐用仪说：东太后有歇午

觉的习惯；睡醒以后，经常要吃甜点心。初九那天，午

觉醒来，西太后派梳头太监李莲英，进了一盘松仁百果

蜜糕，刚蒸出来又香又甜，东太后一连吃了三块；不到

半个钟头，病就发作了。”

胡雪岩骇然：“是西太后下的毒？”他问，“为什么

呢？”“这话说来就长了——”

慈禧太后一直有桩耿耿于怀，说什么也无法自我譬

解的事，就是为什么她该低于慈安太后一等；而这一等

非同小可——皇后母仪天下，生日称为“千秋”，受群臣

在宫门外朝贺。下皇后一等的皇贵妃，不独无此荣耀，

甚至连姓氏亦不为群臣所知。

东西两宫——慈安、慈禧由“选秀女”进身，家世

是一样的，慈安之父为广西右江道；慈禧之父是安徽池

太广道。起初身分虽同，但当文宗元后既崩，立第二后

时，选中了慈安，便使得那时封号为“懿贵妃”的慈禧，

愤不能平，因为慈安无子而她有子，且是唯一的皇子；

不是她的肚子争气，大清朝的帝系，将从咸丰而绝。由

此可知，她是大有功于宗社的人；有功之人反遭贬损，

这口气如何咽得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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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文宗却又是一种想法，正因为她生了皇子，断

送了被立为皇后的希望。原来慈禧精明能干、争胜揽权

的性格，文宗已看得很清楚；自知在世之日无多，一旦

驾崩，幼主嗣位，皇后成为太后，倘或骄纵不法，无人

可制。

纵然如此，仍有隐忧，因为母以子贵，将来仍旧会

成为太后，两宫并尊，而慈安赋性忠厚，必受欺侮。这

重心事，偶尔与他的宠臣肃顺吐露；肃顺便劝文宗行“钩

弋夫人”的故事。

“钩弋夫人”是汉武帝的宠姬。当他六十三岁时，

钩弋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弗陵，生得茁壮聪明，

颇为钟爱。汉武帝晚年多病，年长诸子，看来多不成材，

几经考虑，决定传位幼弗陵；但顾虑得幼主在位，母后

年轻，每每会骄淫乱政，春秋战国，不乏其例；秦始皇

初年的情形，更当引以为鉴。因而狠心将钩弋夫人处死，

以绝后患。

文宗也觉得肃顺的建议不错，但却缺乏汉武帝的那

一副铁石心肠。到得病入膏盲，势将不起时，特为用朱

笔亲书密谕一道，交付慈安，大意是“西宫援母以子贵

之义，不得不并尊为太后，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，即不

有事，汝亦当专决。彼果安分无过，当始终曲全恩礼，

若其失行彰著，汝可召集群臣，将朕此言宣示，立即赐

死，以杜后患。”不但有朱谕，而且还口头叮嘱，倘或需

要用这道密旨时，应该如何召集群臣，如何宣示；又如

何可能有人为西宫求情，而决不可稍为之动，必须当机

立断，斩草除根。慈安含泪倾听，将朱谕珍重密藏，而

心里却从未想过有用得到它的一天。

事隔二十年，慈禧已经四十六岁，这年——光绪六



胡 雪 岩 传 

 
5 

年二月初，忽然得了重病，脉案对病因的叙述，含糊不

清，而所开药方，则属于专治胎前产后诸症的“四物汤”，

群臣皆为之困惑不解。据御医庄守和、李德立向人透露，

说是“血崩”，但用血崩的药，却并不对症。

于是降旨征医。直隶总督荐山东泰武临道无锡薛福

辰；山西巡抚曾国荃荐太原府阳曲县知县杭州守正，此

两人都是世家子弟，饱读医书，精研方脉；六月间先后

到京，一经“请脉”，都知病根所在；不约而同的表示慈

禧太后患的是“骨蒸”，其实是“蓐劳”，产后失血过多，

成了俗语所说的“干血痨”，用来补甘平之法，病势日有

起色。到了这年年底，已无危险，只待调养了。

宅心仁厚的慈安太后，自然亦为之庆幸。有一天—

—就在几天以前，在她所住的钟粹宫，邀慈禧共餐，还

喝了酒；到得席散，暗示宫女尽皆回避，促膝深谈，作

了一番规劝。

据私下窥视的宫女所传出来的消息，说是慈安真的

动了感情，首先追叙当年文宗逃难到热河的种种苦楚；

文宗崩后，“孤儿寡妇”受肃顺欺侮，幸而“姊妹”同心

协力，互为拭泪；诛徐权臣，转危为安。接着又谈同治

十三年间所经历的大风大浪，种种苦乐，说到伤心之处，

“姊妹”俩相对流涕。看来慈禧也动了感情了。

于是慈安慨然说道：“我们姊妹也都老了，重新同侍

先帝的日子，不会太远。二十多年相处，从来没有起过

什么了不得的争执，以后当然亦是平平静静过日子。有

样东西是先帝留下来的，我一直以为永远也用不着；不

过我怕我一死以后，有人捡到这样东西，会疑心我们姊

妹表面和好，暗底下不是那回事，那就不但你我会觉得

是一大恨事，先帝亦会自悔多事。这样东西，不如今天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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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结束了它吧！”

说完，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，递到慈禧手里，打开

来一看，慈禧脸色大变；原来就是文宗亲自以朱笔所写

的那道密谕。

“既然无用，就烧掉了吧！”

慈安取回原件，就在烛火上点燃焚毁。慈禧作出感

极而泣的神情，还须慈安多方安慰，方能收泪。

但从此慈禧只要一见了慈安，便如芒刺在背，处处

小心，象惟恐不能得慈安欢心似的。这一天——就是三

天前的三月初九，慈安太后终于在一盘松仁百果蜜糕上

送了命“这样说，以后是西太后一个人作主的局面了？”

胡雪岩问说“筱翁，你看事情是比以前难办呢，还是比

以前容易？我看要比以前难办。”徐用仪答说：“东太后

德胜于才，军机说什么就是什么；西太后才胜于德，稍

微马虑一点，她就会抓住毛病，问得人无话可说。”

“这话说得不错。不过将来只要把一个人敷衍好了，

事情也不致于太难。”

“呃，”徐用仪不免诧异，“胡大先生，你说要敷衍

哪一个人？”

“李莲英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当

然会得宠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徐用仪说：“我倒还没有想到。”“我也

没有想到。”古应春接口说道：“我看，这条路子如果要

走，就要走得早。”

徐用仪不作声，意思当然是“你们要走太监的路子，

另请高明”。胡雪岩体会得他的心境，便向古应春递个眼

色——暗示他不必再谈李莲英。

不过，宝均金还是要谈的。古应春将胡雪岩准备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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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万银子，而他认为其中应该留一万银子作开销，问徐

用仪有何意见？

“送宝中堂不必那么多，多了他反而会疑心，以为

这笔借款中，又有多少好处。钱要花在刀口上，一文抵

十文用，才算本事。”

“那末，筱翁！”胡雪岩笑道：“你倒说说看，要怎

么样才算花在刀口上？”

“我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总之，如今既然

左大人打算独断独行了。宝中堂那里，就不必送那么重

的礼。不然就变成‘塞狗洞’了。”

“‘塞狗洞’的事，我做过很多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既然

筱翁不赞成，我们就来想它个礼轻意思重的办法。”“这

办法不大好想。”古应春问道：“是不是跟朱铁口去谈一

谈。”

“没有用。这方面的行情他不懂。”

三个人沉默了好一会，胡雪岩突然说道：“筱翁，你

倒谈一谈，宝中堂是怎么样一个人？”

“人是很念旧的——”

因为念旧重情，宝均金受了许多累。其中有件事，

凡是浙江人无不知道；六、七年前轰动海内的杨乃武与

小白菜一案，将因病暴毙的小白菜之夫葛品莲，当作武

大郎；而诬指小白菜谋杀新夫，又将杨乃武比作西门庆，

教唆小白菜下毒的“灭门县令”刘锡彤，就是宝均金的

乡榜同年。

“宝中堂倒没有袒护刘锡彤；不过刘锡彤总以为宝

中堂一向念旧，有此大军机的靠山，做错就做错了，没

有什么了不起。结果是害己害人，连累宝中堂也听了好

些闲话。”



胡 雪 岩 传 

 
8 

“这刘锡彤呢？”胡雪岩说：“充军在哪里？”“老

早死掉了。”徐用仪说：“你想七十岁的人还要充军，不

要说关外冰天雪地吃不消；自己想想，对不起祖宗，对

不起自己，哪里还有，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味道？”“是啊！

做人总要有味道，活下去才有劲。”胡雪岩又问：“他是

哪里人？”

“靠近沧州的盐山。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不大清楚。”徐用仪说：“他有个儿子，本来也是

牵涉在杨乃武那一案里的，后来看看事情闹大了，刘锡

彤叫他回盐山，哪知坐的是福星轮。”

福星轮沉没，是在中国海域中发生的第一件重大海

难事件；所以徐用仪不说，也知道刘锡彤之子已经遭难。

“哪里有什么一路福星？”古应春道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

自召。刘锡彤居心可恶，才会遭祸。不过报应也太惨了。”

“打听，打听。”胡雪岩说：“齐锡彤总算在我们杭州做

过父母官，子孙如果没饭吃，应该做个好事。”

徐用仪心想，胡雪岩哪里是为刘锡彤做过余杭县知

县的香火之情；无非看在宝均金分上，做件小小的雪中

送炭之事，希望见好于宝均金。不过他亦必须有这么个

冠冕堂皇的说法，才不落痕迹，否则就会为人所讥。人

情世故毕竟是他识得透。这样转着念头，不由得又想起

一个人，“宝中堂有个弟弟叫宝森，”他问：“胡大先生知

道不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。此人怎么样？”

“此人去年让言路上参一本。参的其实不是他，是

宝中堂，参宝中堂袒护亲族。不过，这一来倒楣的一定

是宝森，如今境况很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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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呃，筱翁，你倒谈谈他倒楣的来龙去脉。”

原来宝均金之弟宝森，本是直隶的候补知县，即没

有读多少书，也谈不到才具，而且理路不大清楚。靠他

老兄的面子，总常有差使派他；有时州县出缺，派他去

署理，坐堂问案，笑话百出，上官看宝均金的分上，只

有格外宽容。

后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直隶，他是讲究吏治的，

看宝森实在没有用处，想照应他亦有力不从心之感。宝

森几次找宝均金，要他八行书给曾国藩讨差使，宝均金

怕碰钉子，不肯出信。到得真的缠不过了，宝均金说：

“你到四川去吧！”为他加捐，由候补县变成候补道，又

在吏部说了情，得以分发四川。

四川总督名叫吴棠，此人于慈禧太后未入宫以前，

有援之于穷途末路的大恩。慈禧之父惠徵，官居安徽池

太广道，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；咸丰初年，洪杨起事，

舟船东下，势如破竹，惠徵望风而逃，降旨革职查办，

旋即一病而亡。欲语说：“太太死了压断街，老爷死了没

有抬”，官场最势利不过，何况惠徵是“犯官”的身分，

加以外省的旗汉之别；远较京里来得分明，因此，慈禧

以长女的身分，携带一妹两弟，奉母盘灵回旗时，一路

遭受白眼，那种境况，真可说是凄凉万状。

一天船泊江苏淮安府桃源县，忽然有人送来一份奠

仪，而且颇为丰腆，白银二百两之多。慈禧再看名帖上

具衔是桃源县知县吴棠，不由得纳闷；惠徵从无这样一

个朋友，如说是照例的应酬，隔省的官员，了无渊源，

充其量送八两银子的奠仪，已是仁至义尽。一送二百两，

阔得出奇；慈禧判断，一定是送错了，防着人家要来索

还，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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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判断不误，果然是送错了。吴棠一看听差送上

来的回帐，大发雷霆；幸而他有个幕友，深明人情世故，

便劝他说：“送错了礼没有去讨回之理；就讨，人家也未

见得肯还。听说这惠道台的两位小姐，长得很齐整，而

且知书识字；旗人家的闺秀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东翁不如

将错就错，索性送个整人情，吊上一吊。”

吴棠心想，这不失为“失之东隅、收之桑榆”的打

算，当下肃其衣冠，备了祭品，传轿打道运河码头，投

了帖上船祭灵。祭毕慰问家属；慈禧的两个弟弟惠祥、

照祥，都还年幼，只会陪礼，无从陪客；都是慈禧隔着

白布灵幔，与吴棠对答，再三称谢。

这一下足以证明，吴棠的奠仪并未送错，可以放心

大胆地支用了。慈禧感激涕零之余，将吴棠的名帖放在

梳头盒子里；跟妹妹相誓：“倘或天可怜见，咱们姊妹也

有得意的一天；可千万别忘了吴大老爷这位雪中送炭的

大恩人。”果然“皇天不负苦心上”，姊妹做了妯娌，不

过十年的工夫，姐姐“以天下养”，妹妹亦贵为醇王的福

晋。

辛酉政变，两宫垂帘听政，慈禧第一件快心之事，

便是报恩；这时已升知府的吴棠，官符如火，一路超擢，

吴棠既庸且贪，而凡有参劾吴棠的折子，一概不准。不

过五、六年的工夫，继骆秉章而为四川总督；他在成都，

公事委诸属下，每天开筵演戏，顿顿鱼翅鸡鸭，自我豢

养成一个臃肿不堪的大胖子，四川人替他起了个外号，

叫做“一品肉”。宝均金为老弟的打算是，惟有到“一品

肉”那里当差，不必顾虑才具之短。果然，吴棠看宝均

金是大军机，一到就派了“厘金”的差使；终吴棠之任，

宝森的税差没有断过，是四川官场的红员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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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，吴棠殁于任上，继任川督的是杀安德海的山

东巡抚丁宝桢。安德海在两宫太后口中，称之为“小安

子”；他是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，在“辛酉政变”中立过

功劳，升任为长春宫的总管。仗着慈禧太后的势力，招

权纳贿，骄恣不法；有年夏天，打着太后的旗号，擅自

出京，连直隶总督国藩，都只能侧目而视，不敢动他。

不道丁宝桢却不买帐，等他一入山东境内，便派人严密

监视，及至证实了他并未奉有赴江南采办的懿旨，便不

客气地下令逮捕，飞章入奏，奉旨“毋庸讯问，就地正

法”；随即提出牢来，在济南处决。

安德海既为慈禧所宠信，丁宝桢杀了他，就很可能

得罪了慈禧。那知事实适得其反，慈禧不但不恨，而且

很感激丁宝桢，因为安德海被斩以后，丁宝桢下令暴尸

三日，济南的百姓看清了安德海是没有“那话儿”的真

太监。这一来，一直流传着的，安德海为慈禧面首的谣

言，不攻自破。慈禧心感丁宝桢为她洗刷之德，所以吴

棠出缺，将他自东抚擢为川督。当然，也有看重丁宝桢

清廉刚直，用他去整饬为吴棠搞坏了的四川吏治的期望

在内。

果然，丁宝桢一入川便大加整顿，贪庸疲软的劣员，

参的参，调的调，官场气象一新。象宝森这样的人，当

然也在淘汰之列，但想到他是宝均金的胞弟，不免有投

鼠忌器的顾虑，处置就不一样了。

象这样的情形，原有个客客气气送出门的办法，譬

如督抚与两司——藩司、阜司不和，想把他们调走，而

又怕伤了和气，发生纠纷，便在年终“密考”时，加上

“堪任方面”的考语。既然才足以当方面之任，朝廷当

然要将此人召进京去，当面察看。久而久之成了一个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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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，军机处一看督抚对两司下的是这样的考语，便知是

请朝廷将两司调走，必如所请；因为封疆大吏的用人权

是必须尊重的。

宝森只是一个候补道，不适用此例，但亦有亦通之

方，即以人才特荐，奏请送部引见；意思是请朝廷考虑

此人可放实缺。

那是光绪四年年底的事。其时言路上气势很盛，除

了御史、给事中这些言官以外，翰林而兼“日讲起注官”，

得以专折言事者，奏议尤为朝廷所重；其中言论最犀利

者四人，号称“翰林四谏”。而“四谏”中又以张佩纶的

一支笔最厉害，心想宝森一无才能，只以宝均金的关系，

竟由地方大吏以人才特荐，令人不平，因而上章博击。

上谕中嘉许张佩纶“所陈绝瞻顾，尚属敢言”。至于

丁宝桢特荐宝森，究竟有何过人之长的实绩，命丁宝桢

“据实具奏，毋稍回护”。原奏又说宝森并无才能，“着

李鸿章查明宝森在直隶时，官声政绩究如何，详细具奏。”

其时宝森已经到京，兴冲冲地真的以为丁宝桢够交

情帮他的忙，满心打算着引见以后，靠他老兄的关系，

分发到富庶的省分，弄个实缺的道员，好好过一过官瘾

——正印官的气派，跟候补道毕竟是不同的。

哪知跟宝均金见了面，他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告病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喏，你自己看去。”

很吃力地看完了张佩纶参劾的奏折，宝森倒抽一口

冷气，这时才明白，丁宝桢别有用心，复奏也必是一番

敷衍的空话，未见得有用。

“现在言路上嚣张得很，你碰了钉子，我也帮不上

你的忙。别求荣反辱吧，你先告病；过些日子，我再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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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想办法。”日子过了两年了，宝森静极思动，常常跟宝

均金争吵，弟兄已有反目的模样。宝均金经常望影而避，

头痛不已。“弟兄感情到了这样子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他

们隔开。”胡雪岩说，“见不着面，就吵不起来了；旁人

劝解，话也比较听得进去。”

“胡大先生，你的话是不错，不过，请问怎么个隔

法？”“那还不容易。把那位宝二爷请到哪里去住上几个

月，意气慢慢化解了，弟兄到底是弟兄，终究会和好如

初的。”“这倒也是个办法，可惜没有人请他。”

“我请！”胡雪岩脱口而答，“如果宝二爷愿意，我

把他请到上海、杭州去逛个一年半载，一切开销都是我

的。”徐用仪心想，这一来玉均金得以耳根清净，一定会

领胡雪岩的情，当下表示赞成古应春亦认为这是个别开

生面的应酬宝均金办法，大可行得。

至于胡雪岩与宝森素昧平生，看似无由一通款曲，

其实容易得很，有跟胡雪岩交情深厚的文煜在，便是现

成的一条路子。

这天文煜宴客。本来他宦囊甚丰，起居豪奢，住处

又有花木园林之胜，每逢开宴，必是丝竹杂陈；此时因

逢国丧，八音遏密，同时也不便大规模宴客，以防言官

纠弹，只约了少数知好，清谈小酌而已。

主客是胡雪岩，其次便是宝森。主人引见以后，宝

森颇道仰慕；胡雪岩更是刻意周旋，所以一见如故，谈

得颇为投机。席间谈起上海“夷场”上的情形，胡雪岩

与古应春大肆渲染，说得宝森向往不已。

看看是时候了，古应春便即问说：“森二爷有几年没

有到上海了？”

“说起来寒碜。”宝森不好意思地：“我还没有去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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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！”“那可真是想不到。”古应春看着胡雪岩说：“吃花

酒如果有森二爷这么有趣的人在，可就更热闹了。”

宝森是所谓“旗下大爷”，吃喝玩乐，无一不精；这

两年在京，全靠寄情声色，才能排遣失意，自从慈安太

后暴崩，歌声舞榭，弦索不闻，正感到寂寞无聊时，听

得古应春的话，自然动心。

“如今是国丧，也能上堂子——”宝森突然缩住口，

倒象说错了话似的。

原来上海人所说的“堂子”，北方称为“窑子”。旗

人口中的“堂子”，是皇室祭祖的所在；拿来作为窑子的

别称，未免亵渎，因而觉得碍口。

“如今国丧，也能吃花酒？”他换了个说法。

“怎么不能？”古应春答说：“一则是天高皇帝远；

再则夷场是‘化外’，不管是上海道，还是松江府，都管

不到；甚至于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莫奈何。”

“真的？”宝森有些不信。

“我只谈一件事好了。”古应春问道：“听说森二爷

票戏是大行家，有出‘张汶祥刺马’看过没有？”

“听说过，可没有看过。”

“那就是上海人独有的眼福、耳福，这出戏只有在

上海能唱，别处是禁的。”

禁演的原因是，这出戏全非事实。两江总督马新贻

已经惨死在张汶祥的白刃之下，而竟说他夺人之妻，有

取死之道，死而被诬，冤及泉台，知道真相而稍有血性

的人，无不义愤填膺。江南大吏曾谋设法禁演，但因势

力不能及于夷场，徙呼负负。

这一实例，说明了在京八音遏密，何以在上海可以

不守国丧的规矩。宝森真是想去好好逛一逛，但有些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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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出口。看出他的心情的胡雪岩，便即说道：“其实不说

那些花花草草的花样，森二爷也该到上海去见识见识。

如今大家都讲洋务，不到上海不知道洋务该怎么讲法？

宝中堂是身分、地位把他绊住了，没有机会到上海，森

二爷不妨代替宝中堂去看一看。”

这为他拈出了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，宝森大为兴奋，

“我也不为他，为我自己。”他说：“长点见识总是好的。

将来到了上海，还要请胡大哥带一带我。”

“言重了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森二爷预备什么时候

去？”“这还不能定。我得先跟本旗请假。”

在京的旗人，不能随便出京，这个规矩在雍、乾年

间，极其严格，以后慢慢地也放宽了。不过宝森因为他

老兄一再告诫，诸事谨慎，所以不敢造次。

这时一直未曾说话的文煜开口了：“老二，我准你的

假。”原来文煜就是他正白旗的都统。

“啊，啊，对了。”宝森“拍”地一下，在自己额上

打了一下，’看我这个脑筋！竟忘了本旗的长官，就在眼

前。”

“文大人，”胡雪岩问道：“准他多少日子的假？”

“那要问他自己。”

“我想，”宝森答说：“一个月也差不多了。”“不够，

不够。一个月连走马看花都谈不到，起码要三个月。”

“三个月就三个月。”文煜向宝森说道：“这得找个

理由，你就写个呈文，说赴沪就医好了。”

宝森还在踌躇，胡雪岩抢着说道：“好了！文大人准

假三个月；森二爷，这三个月归我管，你一切不必费心。

我大概还有五六天耽搁，请你料理料理，我们一起走。”

邂逅初逢，即使一见如故，这样被邀到纸醉金迷之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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